
自从参加了两个月前在北京清华

大学举办的非遗研修班，李力就多了一

个外号“老班长”。算下来，李力回到河

南开封也有一段时间了，但在微信群里

同学们仍愿意这样称呼他。他也挺喜

欢这个称呼：“传承非遗的路不好走，原

来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孤独，但在清华我

们相识并且成为一个集体，未来还要一

起同行。”

李力今年 35 岁，是开封朱仙镇木版

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任鹤林的二儿

子，随了母姓姓李。在开封木版年画

界，任鹤林是个特别有个性的老头。他

16 岁考入河南大学艺术系学习版画，是

“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属于传承人

中为数较少的学者型传人。上世纪 80

年代，在国家倡导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

的背景下，任鹤林被调到开封从事传统

木版年画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后

出任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副社

长。1991 年，当他对复兴传统木版年画

正充满干劲儿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

出版社被迫停办。任鹤林像是被浇了

一盆冷水，最终他放弃了“铁饭碗”，经

营起一家小型的印务公司，但木版年画

他并未放下，家里有一点儿闲钱，任鹤

林就会用在年画上。

“父亲经常说自己做年画是工作需

要、半路出家，最开始并不喜欢，但是尽

管后来没人要求他再继续做，他还是守

了年画一辈子。”李力说，在他的记忆

里，小时候父母总是会因为要不要坚持

做年画而争吵，母亲对父亲的态度也逐

渐从对抗、缓和变为不得不妥协。

2002 年，李力从河南大学毕业后，

便开始帮着父亲经营印务公司。李力接

下了父亲的公司，同时也接下了保护木

版年画的接力棒。尽管当时李力觉得把

挣到的钱投在保护木版年画上看不到任

何回报，但他还是支持并跟随父亲花了

近 10 年的时间，将借阅、收集到的 300

余幅开封木版年画史料全部复刻并做

了数字化。

2006 年 ，他 们 在 开 封 书 店 街 租 下

一间 200 平方米的房子用作木版年画

博 物 馆 ，免 费 向 公 众 展 示 传 统 年 画 。

在博物馆的门上，任鹤林留了自己的

电话号码，只要有人想看年画，不管多

晚，他一定会去开门，不让人家扑空。

李力说，博物馆里有一个小仓库，里面

藏着父亲一辈子收藏到的一些木版和

资料。“父亲希望把这些东西都留存下

来，好让后人也能够看到传统手工艺

人背后的艰辛。”

其实除了把传统年画留存下来，在

李力心里还有一个给年画插上翅膀，让

它重新飞翔的梦。为此，他做过许多努

力，比如创作新年画，但收效并不尽如

人意。“传统年画流传了千年，无论是设

色、构图，还是人物造型都堪称经典，事

实证明，重新创作的新年画根本无法超

越经典。”李力也尝试着开发年画的衍

生产品，但总觉得放不开，“在开封年画

界，大家的内心对 传 统 都 有 着 一 种 敬

畏感，所以有时我的一些想法得不到

前辈或同行的响应，自己也不敢贸然

往前走。”

参加了清华的研修培训，让李力觉

得很振奋，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给了他

大胆尝试的信心。在研修期间举办的一

次展示活动中，一位大学生指着李力带

来的年画抱枕问：“这个抱枕怎么体现木

版年画？”李力很认真地向他讲解了创意

的理念和初衷。“若换做是 5年前，我肯定

会被问得哑口无言。”李力笑称。

“过去我 总 是 觉 得 传 统 年 画 这 么

好、这么费功夫，人们应该去喜欢它。

后来我发现，其实自己的态度可以更

主动一点，去做一些能体现年画元素、

点缀人们生活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前

提 是 要 把 东 西 做 精 、做 好 。”李 力 坦

言，通过研修学习，他认识到在非遗创

意和设计研发中，创作者的文化素养

决定着所做的设计与非遗精髓贴得有

多近，在未来的实践中还需要培养自

己对非遗元素抓取和提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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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但在非遗领域，许多年轻传人却常常感叹“超越前人很难，创新更难”。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承师

命、遵父训”接过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接力棒。面对传统，他们怀有敬畏之心；而面对创新，他们却常常感觉“放不开”。

为此，今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拟通过培训帮助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当代实践水平和传承能

力。从今年 3 月始，面对传统工艺传承人群的一系列培训活动在大江南北次第展开。学员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学院教授的辅导，聆

听行业前辈的经验，业余时间互相切磋交流。这一切，为他们打开了思路、指引了方向、树立了信心。本刊特选取 3位参与过培训的“80后”进行

采访，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变化。

对贾小琼的采访被她安排在等候女儿上

兴趣班的空当，她说，白天会全身心地做和刺

绣有关的事，晚上的时间全部给了女儿。自从

有了孩子，她预料到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

化，但改行做刺绣却始料未及。

贾小琼是北京服装学院 2006 届毕业生，

毕业后她遇到了现在的先生。几年前，先生

的工作从北京调到杭州，她也因此跳槽到阿

里巴巴旗下的传媒公司从事新媒体推广、活

动策划等工作。和许多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

年轻人一样，贾小琼每天要像齿轮一样高速

运转。“忙起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

时，整个人一直处在一种绷紧的状态。”贾小

琼说，或许是因为年轻能折腾，再加上周围的

人都是这种状态，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感到压力大时就约一帮人去购物、K 歌，释放

完，再继续。

直到贾小琼怀孕了，当医生告知她需要保

胎时，她才突然意识到生活的节奏必须要尽快

变得慢下来。或许是突然的“急刹车”，那段时

间她的心态变得很浮躁。于是，她开始看书、

听佛经，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贾小琼的婆婆是苏绣（无锡精微绣）的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红育，尽管近水楼台，但

她之前从未动过和婆婆学刺绣的念头。孕期

有一次随先生回无锡老家，贾小琼看见婆婆正

在静静地绣佛像，专注、平和的状态深深地打

动了她。她感觉那像是一种修行，可以修身养

性，于是便请求赵红育教她一些刺绣针法，回

到杭州后开始自己绣。做刺绣，让贾小琼浮躁

的心绪逐渐平静下来，也让她第一次感觉到了

内心真正的充实和快乐。

产假结束后，尽管很纠结，贾小琼最终还

是采纳了婆婆的建议，给自己一些时间停下

来去思考未来的路，于是她去中国美院进修

了传统书画。进修期间，她学习了传统书法

和国画，从对古人作品的解读和临摹上，渐渐

了解了古人所说的“师法自然，取法乎上”的

道理，这对她日后的刺绣创作产生了深远影

响。那段时间，她还仔细研究了刺绣的历史，

这让她对刺绣有了新的认识。“从一幅很小的

绣片中就可以解读出一个时期的历史、一个

民族的文化和一个群体的生活习惯。从女红

中同样可以领略古人对女子德行、修养的重

视，很多优秀的品行在当下依然值得推崇。”

刺绣文化和其传递的精神让贾小琼折服，并

且也激发了她去学习和钻研更多传统文化内

涵与精髓的热情。

如今，贾小琼已经放弃了互联网的高薪职

业，正式拜赵红育为师从事刺绣。虽然，现在

贾小琼也常常被冠以“传承人”的称谓，但她觉

得这个称谓对她来说太重、太大了。“我常常问

自己，什么是传承人？为什么要传承？自己要

传承什么？”贾小琼说，“在刺绣领域，各个绣种

所有的技法、针法加起来有 200多种，为何有的

人做成了大师，而有些人终身都是绣娘。其实

做刺绣不仅在于熟练掌握技法，更重要的是创

作者对艺术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理解，以及自身

所具备的修养和灵性。唯有如此，你的作品才

能是‘你’的。不然，一味地复制，终究难以走

出属于自己的路。因此，我们要传承的不只是

技艺，认真地传承好其背后的文化和精神才更

有意义。”

如今，许多前辈也会和赵红育一样，常常

叮嘱和督促贾小琼要认真搞创作，拿出好作

品，但她觉得能拿出代表性作品，还需要个人

有更多的阅历和技艺的累积，不想操之过急。

她希望创造一种平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在生

活中接触到刺绣文化，理解其文化内涵，体验

做刺绣的心境。她开始尝试将刺绣和生活日

用品相结合，但在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瓶颈。

“从产品的设计制作到市场的推广营销，整个

流程需要一个团队的分工合作，形单影只终究

难以推进。”贾小琼说。

彷徨之际，恰逢今年暑期文化部启动了

“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

贾小琼报名参加了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研修研

习培训班。一个暑期下来，她不仅“回炉”补上

了荒废多年的专业课，而且还找到了许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贾小琼说：“在思想的碰撞和交

流中，大家都认同应该让民众除了认识非遗技

艺，还应了解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我们这一

代青年人应该在传承技艺的基础上，去做一些

相关文化的推广工作。”

目前，贾小琼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和努

力，“我不仅要告诉大家切针、滚针、套针等针

法的应用，还希望能向大家传递蕴藏在针线之

下的温情、隐藏在刺绣背后的故事和自己从刺

绣中悟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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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兰 考 人 ，

子承父业，开封木
版年画艺人。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和 5 个小时的

汽 车 ，12 月 6 日 ，班 杰 军 从 北 京 回 到 了

老 家 甘 肃 文 县 铁 楼 乡 麦 贡 山 村 。 旅 途

的 周 折 并 没 有 影 响 班 杰 军 饶 有 兴 致 地

讲述他在中央美院时的所见所闻，他和

家 人 商 量 ，明 年 3 月 要 一 起 去 北 京 参 加

结业展示。

班杰军，35 岁，白马藏族，是文县池哥

昼面具雕刻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白马藏族，也称白马人，在全国有 1.8

万人口，主要居住在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

县、九寨沟县境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央政府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由于他们穿藏

袍、说藏话，所以被归于藏族。实际上，白

马人不仅有自己悠久的历史，而且风俗习

惯、宗教信仰也不同于藏族。白马人会说

藏语，却不识藏文；他们不信仰藏传佛教，

而崇拜太阳神、山神、火神、五谷神。一些

学者经过多年调查和考证，认为白马藏族

是昔日氐族的后裔。

“池哥昼”是白马人传承先祖的信仰

崇拜，在传统祭祀活动中表演的一种民

间 舞 蹈 。 一 直 到 现 在 ，每 年 春 节 期 间 ，

文县白马流域的村寨仍要举行盛大的池

哥昼，从农历正月十三一直跳到正月十

六。对于白马人而言，这是一年中最重

要的日子，即使是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

也 一 定 会 在 那 时 赶 回 村 子 。 每 年 的 池

哥昼就像是全村的聚会，村中选拔出的

舞蹈者头戴面具，扮成山神、菩萨、小丑

等 模 样 ，挨 家 挨 户 地 欢 跳 ，为 村 民 驱 鬼

除 恶 、驱 邪 消 灾 ，以 迎 接 新 一 年 的 吉 祥

和顺。

班杰军所在的村子一共有 60 多户人

家，大都以务农为生。班杰军的爷爷是当

时村中唯一会雕刻池哥昼面具的艺人。

从儿时起，每次爷爷做面具，喜爱画画的

他常会围在一旁看热闹，那时爷爷未刻

意 教 ，他 也 是 无 心 地 边 看 边 跟 着 学 。

2001 年，班杰军从县里的农校毕业后，去

四川九寨沟打工，给人做房屋彩绘。汶

川地震发生时，他的家乡受了灾，家里的

房子全垮了，于是他又跑去杭州打工赚

钱。到了该成家的年纪，班杰军回到了

村子娶了媳妇，之后便留下务农。自小

在山中长大的班杰军性格乐观、质朴，对

于生活，他的要求不高，能让一家人丰衣

足食便满足了。

2004 年，90 岁高龄的爷爷已不能再

做面具，于是班杰军就自告奋勇接下担

子，他说接班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会

做面具也确实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丰厚的

收入，各个村寨过年跳池哥昼时所用的

面具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偶尔会有一

些当地的艺术团体找到班杰军，请他做

一套面具供演出使用。他说他很享受与

木头打交道的过程，农闲时会做一些面

具造型的小摆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

朋友，其中蕴含着他向神灵祈祷的美好

愿望。

这次的北京之行，带给班杰军一些触

动。“以前我总觉得做面具很好上手，看得

多了自然就能做。但在美院，老师将我和

爷爷所做的面具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我在

处理面具表情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要把面

具 做 好 我 还 要 再 多 下 些 功 夫 。”班 杰 军

说，他这次去北京还有个私心，就是希望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白马藏族的文化，

但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他觉

得老师和同学们问到的一些问题，自己

并没有讲得很清楚，这次回来还要向村

里的长辈多请教。

此次 美 院 的 培 训 ，班 杰 军 需 要 完 成

一 个“ 将 传 统 和 现 代 相 结 合 ”的 结 业 作

品 ，明 年 3 月 再 带 回 美 院 展 示 。 因 为 对

于白马藏族而言，池哥昼既是祖先留下

的传统，同时又在当下很好地传续着，要

在 池 哥 昼 面 具 中 体 现 传 统 和 现 代 的 结

合，班杰军有些犯愁。中央美院教授乔

晓光给班杰军出了一个不错的主意，他

建议班杰军索性就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

场景展示给大家：农闲时，妻子唱着悠扬

的休闲歌（农闲时白马藏族妇女常唱的

一种民歌），他在一旁专注地做池哥昼面

具雕刻。或许这种还原生活的展示本身

就是一种很好的结合，因为传承不是口

号，更无关表演，对于班杰军而言它就存

在于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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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杰军
甘 肃 文 县 人 ，

白 马 藏 族 ，池 哥 昼
面具雕刻传承人。

贾小琼：传承不只关乎技艺
本报记者 王学思

贾小琼
山 东 潍 坊 人 ，

师从无锡精微绣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赵红育。

贾小琼设计制作的刺绣围巾

村民在跳池歌昼

李力在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展示他开发的年画衍生品


